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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阵不离穆桂英
□黄步千

长江边
□海德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一）

“琅峰北望”邵大苏
□李建东

捉蟛蜞 □楼传兴

沙地女人的
“布头篮”

□杨汉祥

枇杷黄了
□孙同林

记得儿时乡间的一个童谣：“枇杷青
枇杷黄，枇杷吃在收麦场”。麦子黄了，枇
杷也黄了。

枇杷树好像不是如东的传统果树，小
时候的我几乎没有见到过，就是枇杷果也
只是在枇杷罐头里看到。最初见到它，是
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子里，去皮去核的黄
色果肉流淌着蜜一样的味道。家里有人
牙疼起“火”，能买一瓶枇杷罐头吃，那是
很奢侈的事。煎中药，找枇杷树叶做药
引，得跑出老远去找，去向人家索要。上
小学的时候，当读到《琵琶行》，就忍不住
想起了好吃的“枇杷”。

母亲曾栽过一棵枇杷树，母亲把枇杷
树栽在屋子东北角的空地上。我家的枇
杷树跟所有枇杷树一样，有一个硕大的树
冠，不知道是品种问题，还是生长位置不
对，我家枇杷树结出的果子很小，核子却
不小，这让我改变了对枇杷的美好认知。
不过，它倒是让我知道了不少关于枇杷树
生长的常识。

枇杷的花开在冬天。当寒风席卷大

地、草木凋零的时候，枇杷开花了，枇杷的
花堆在枝头上，或乳白，或淡黄，衬托出严
冬时节超凡脱俗的清雅之姿。枇杷开花，
没有蜜蜂、蝴蝶相扰，在晨起的雾霭中，在
夜晚的霜冻里，如同绝世美人，特立独
行。站在树下，只觉那花风卷其香，美如
笑靥，清冽优雅。

冬去春来，花谢结实，初夏的枇杷由
青转黄，直至麦收，变得金黄圆润。读过
不少古人赞美枇杷的诗句。唐代杜甫有
《田舍》 诗：“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
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榉柳枝
枝弱，枇杷树树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
鱼梁。”南宋戴复古有《初夏游张园》：“乳
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
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陆游写
有“杨梅空有树团团，却是枇杷解满
盘。难学权门堆火齐，且从公子拾金
丸。”

枇杷有药用价值，它的叶是老家人煎
中药常用的引子。据《本草纲目》记载“枇
杷能润五脏，滋心肺”，《群芳谱》里说：枇

杷果秋荫、冬华、春实、夏熟，备四时之
气。枇杷是兼容了四季之气的果实，特别
是花开冬天，具有清凉解热功效。枇杷的
果、叶，甚至树都有用，它是一种富有奉献
精神的树木。

数年前，农村实行土地大面积流转，
有人连片栽种枇杷树，长成郁郁葱葱的枇
杷林。但一直没看到那些枇杷林挂过枇
杷果，种树大户似乎并不是为了采收枇杷
果而种枇杷树，我至今不知道他们大面积
种植的枇杷树去向。

我家搬入小区以后，我在院子东侧栽
下一棵枇杷树，小苗的时候，因剪草机让
枇杷树受过几次伤，每次受伤，我都要为
其做一次包扎。因为有伤，枇杷树生长缓
慢，直到前年，才结出几颗小枇杷果。去
年，枇杷树终于挂满金果，不过，果实极
小，枇杷树就长在路边，整天有人从树下
经过，却对之视若不见，就连小孩子都不
愿意采摘，倒是乐坏了一群小鸟，它们天
天叽叽喳喳地在枇杷树上飞来飞去，过了
一段浪漫的幸福时光。

今年，当枇杷挂果的时候，有朋友来，
他对种果树比较在行，看到枇杷树上果实
密密匝匝，便说，结得太多了，要疏果。
还要疏果？朋友不经我同意，便爬在板凳
上，三下五除二，每个枝上都摘去一些，树
下扔了一地的青果，让人很是有点心疼。
转眼间，麦收时节，树上的枇杷开始转
黄，果然，那果实有去年的两倍大——原
来果树是需要疏果的，疏果后的果实才更
为丰硕。

面对一树金黄的枇杷果，我忽然想起
归有光在项脊轩种植的枇杷树，他写过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
亭亭如盖矣”，归先生虽然没有写枇杷，也
没有写怀念之语，读来却让人久久难以释
怀。读归有光句子的时候，我不由想起我
的母亲来。

小时候，母亲出门种田临走前总要
吩咐一句：“乖侯，听话，在家好好戏，我
到海边上种田去啦。”哦，原来，我是出生
在海边的孩子。

海，还真的很大，一眼望不到边，阳
光下，白茫茫一片，有船儿在水中行驶。
我第一次跟着母亲，爬上小山似的堤岸，
抓住母亲的衣角，怕跟丢了，一个人认不
得家。站在堤岸望着大海，觉得好宽好
远好广阔啊！看不到对岸，海，真的太大
了……后来，上了小学，才知道这不是大
海，叫长江。到海边，其实是到江边。我
的母亲说是海边，村子里的人说是海边，
连我93岁的祖母也说是海边。可能，因
为这里曾经是汪洋大海，狼山是一座孤
岛，祖祖辈辈叫习惯了“海边”。到了我
们这一代，再也没有人叫“海边”了，实至
名归，称“江边”了。

长江边，是孩子们的乐园。
长江堤岸南到黄泥山脚下，北到不

知啥地方。长江很长，长堤很长，犹如一
座泥土修筑的长城逶迤连绵几十里，拦
涛挡浪，防止洪水泛滥，保卫堤内城乡百
姓的安宁。那时涨潮，我们坐在堤岸上，
可以双脚伸进江水里荡来荡去。江滩芦
苇顶部的芦花随波逐流，时浮时沉，好像
翻着白眼濒临死亡的鱼儿，与层层叠叠
的浪花搏击，作最后的挣扎。退潮了，露
出大片的芦苇和大米草，金黄色的芦苇
荡和青绿色的大米草相映成趣，潮水退
到江中，长江一下子变狭变窄了许多，对
岸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仍然是水天一
色。我们赤着脚穿过芦苇荡、走过米草
滩，追逐着浪花，跑得很远很远。轮船一
声吼叫，从我们面前驶过，汹涌的浪潮席
卷而来，打湿了短裤、衣裳，干脆扑进江
水里洗个痛快澡。轮船推波助澜过后，
江水又慢条斯理地流着，仿佛发过脾气
的妇女变得斯文起来。江边的孩子懂得
潮水的规律，长江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我
们再也不往前了，不远处是航道，深不可
测，那是最危险地带。玩够了，返回到大
米草滩，躺在上面，软绵绵的，还有种淡
淡的青草水香。长江和大海不一样，长

江里细沙铺底，恰似母亲的怀抱，温柔无
比……

回到江堤上，小伙伴们口渴难忍。
在水里扑腾了半天，精疲力尽，也渴了，
江水浑黄如泥汤，是喝不得的。江堤旁
长着一簇簇矮矮的茅草，茅草里藏着一
棵棵茅针，仔细找才能发现。差不多的
草拔起来，一层层剥开，露出长长的尖尖
的草芽，就像缝被子的长针一样，故名“毛
茅针”。放到嘴里慢慢嚼，一股清香包裹
着的甜味满口生津，我们“拔茅止渴”。如
果还是解不了渴，就去芦苇荡拔芦根，到
水里一洗，白白的嫩嫩的，吃起来甜甜的
水水的，像甘蔗一般，我们称之为“本土甘
蔗”，清淡、香甜。

小孩子喜欢睡懒觉，母亲就在我们
耳边唠唠叨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捞
潮头还得起早呢！”我们小，不知道啥意
思。她说，某某某昨天早上在江边捞了
一个水桶，某某某捞了一张桌子……慢
慢地晓得了，长江不时地不知从哪儿漂
来一些物什。可能被风浪刮沉了船上用
具，随着潮水漂到岸边，叫“潮头”。起大
早到江边才能捞到，晚了，“别人牵牛，你
去摸桩”，什么也捞不到了。意思教导
人，不能好吃懒做，起早是勤劳人的一种
习惯一种精神，从小养成，受用一生。

长江边还有一句话，“捞到了一块
板，漂走了一扇门”，有个人起早“捞潮
头”，捞到了一扇门，得意忘形地想，今天

“开门迎财了”。舍不得回家，丢在江滩
上，眼睛像探照灯似的四处搜索，远处的
江潮中上上下下浮动着一样东西，漂流
着。他马上沿着石楗追寻，那“潮头”往
狼山方向漂去。他如“后羿追日”，锲而
不舍地踩着潮水追过去。快到黄泥山，
终于追到了，原来是一块木板。他喜出
望外地扛着木板往回走，那扇门呢？刚
捞上来的那扇门怎么不见了？江滩上留
下一行陌生的脚印告诉他，那扇门被后
来“捞潮头”的人扛回家了。早知如此，

“夜里尿床，一夜不困了”“做了一夜的鞋
子落在烘缸里——没了”，他后悔极了，
不断地自责。“捞了一块板，却被人拿去

了一扇门”，这句话流传开了，告诉人们
千万不要得一望二，“贪小便宜吃大亏”，
适可而止。

我们喜欢长江边的早晨；我更喜欢
长江边的夜晚……

那一年，我十六七岁，已经是生产队
里一名“新社员”了。那天，全生产队社
员到长江边割芦苇。临江大队有3个生
产队农田紧邻长江边，江滩芦苇按生产
队分配收割，几十成百的男女社员聚集
在一起，劳动场面煞是壮观。手持镰刀
割芦苇，虽然弯腰，却没有割稻子割麦子
那么吃力。到了傍晚，芦苇割完了，来不
及运回去，一捆一捆，堆在江堤上小山似
的。得派人看夜，防止有人“顺手牵羊”，
我主动要求“看夜”，是记工分的。我和
外号叫“大肚子”同伴，搭好芦苇棚，铺上
芦苇，回家匆匆吃好过晚饭，赶来值班
了。月光下，芦苇收割了，蟛蜞没有了藏
身之处，纷纷爬出来四处逃窜。手电筒
光一照，匍匐不动束脚待擒，“捉蟛蜞”的
我们满载而归。

我们坐在芦苇棚口，夜幕降临，长江
换了一副模样，航船稀少，停泊港口码头
进入了梦乡。长江，如若白天是苏北大汉
的粗犷奔放，那么，夜晚就是江南女子的
温存深沉——月光下的江水碎银般地流
淌，潮声微微，像母亲哄小孩睡觉的喃喃
细语，唱的是轻轻的糯糯的甜甜的“摇篮
曲”。小姚港闸外停泊着不少船儿，白帆
降落，只剩下桅杆林立。月半乌啼，我没
有听到鸟叫，月儿如钩挂在天边，是在称
着船桅的重量？月儿似舟行在云端，是在
勘测长江的宽度？还是……远处，随风传
来一阵阵笛声清脆悠长，让我如痴如醉。
这是一幅美丽的“月夜江畔图”的画外音，
让长江的夜晚，更加深邃更加静谧更加辽
远。“大肚子”的呼噜声打断了我的遐想，
不一会儿又翻身睡去。无法入眠，长江
边的夏夜，让我成为诗中人。

初到西湖品新茶（二字湿地植物）大藻
作者：周松林 评析：邓凤鸣
目前，品茶已从文人雅士的专属爱好，逐渐演变成一种大众

化的休闲方式。在西湖风景区，茶馆林立，背山面湖，自然淳朴，
亭台楼阁，水榭花墙，环境清幽，与西湖景观构成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线，深受游人和市民的欢迎，光顾者络绎不绝。人们一边品尝
沁人心脾的茶，一边悠闲地欣赏湖光山色，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
体，完全迎合人们期望回归自然的心态与时尚。

该谜谜面表面描绘了“初到西湖品新茶”的愉悦心境，实际曲
径通幽，暗隐字形扣合玄机。“初到”和“西湖”依方位法分别取

“到”字的初始部分“一”和“湖”字的西部位“氵”，“品”字踏实。“新
茶”本指“当年春季从茶树上采摘的头几批鲜叶加工而成的茶
叶”，在谜中，“茶”字要被分拆为“艹、人、木”三部分，然后以新的
姿态出现。这时，依谜目的要求，首先将“一、人”拼合为“大”，剩
下的“艹、氵、品、木”四字素自然撮合为“藻”。

“大藻”本为湿地植物的一种，入谜后，把人带入“初到西湖品
新茶”舒适惬意的意境中。“新”字作为抱衬词，指挥若定，轻而易
举地把各字素连缀成谜底，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阵阵不离穆桂英：穆桂英是杨门女将。喻事事都少不了的能人。
陈年：一般指去年。
隙阵过：一会儿工夫。
随茶便饭：客气话，随便喝点、吃点简单的东西。
郎不郎秀不秀的：文不像个秀才，武不像个兵，无可取之处。
冲家：原指大水冲毁家庭，后来泛指家庭破败，一无所有。
冷暖自知：一般指天气冷暖，多指人情冷暖、事理是非。
冷水里发酵：冷水里发酵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不要再提不愉

快的旧事。
冷是冷的风，穷是穷的债：没风不会太冷，不欠债不算穷。提

醒人不要站在风口里、不要借债。
冷粥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受：苦点不可怕，闲气太让人受不了。
凑草把：怕火不旺，添柴禾。喻火上浇油。
冰似烂凊人：冷得像冰。
豪臊：赶快。
齐偡偡：毕毕齐。
阴笑：暗藏阴谋，不怀好意地笑。
阴处：背光处；隐私处。
阴不来哈:阴阳怪气；阴沟里翻船霉透了。
限数、寿数：指活的年数。
夜作：带夜工作。

邵大苏（1898—1938），原名邵森，字大樗，后改字大苏，号樗
庵。南通人。幼好文学，曾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及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其文才深得著名学者徐益修、柳诒徽、王伯沆等师之
器重。毕业后执教于南通、扬州、安庆、徐州等地，后于南京任
职。抗日战争爆发，政府欲西迁，乃辞职回里。南通沦陷后，避难
而迁通州兴仁、西亭等地，因染时疫而卒，年仅41岁。生平于工诗
词联语之外，兼擅医术，尤精琴艺。早在南京求学时，适逢诸城古
琴大师王燕卿莅校传授古琴，乃有机会拜列门墙，潜心钻研。数
年内尽得王夫子亲传而为衣钵弟子。归乡后即与同学创办梅庵
琴社，切磋琴艺，传授门徒，使梅庵琴学得以弘扬。

邵大苏在南通文学史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其楹联作品
虽数量不甚多，却以擅长忆旧怀友之作而名世。如：

风雪满长安，客馆宵谈，劳苦平生多壮语；
兰膏移短晷，江城春望，艰危一瞑失奇才。
这是一副记述老友汤千里的挽联。上联叙事：与老友初识于

长安的时间（雪夜）、地点（客馆）、事由（畅谈），描述得清晰备至；
下联抒情：用“兰膏移短晷”，表达身在“江城”的挚友夜以继日、思
念故友的拳拳之心。尤为末分句表示时光奇促之“一瞑”之间，而

“奇才”顿失的悲痛之情，令人泪目！另如：
琅峰北望投胡止；
淞水东流剪不归。

——又代李升伯
此为赠友联。紫琅峰“北望”与下联的淞水“东流”，各为朋友

相会相聚的地点。“投胡”语义较为模糊，给人以联想的空间，亦可
理解为求学、远行，而于其间中殂，留下悬念。下联一“剪”字，颇
为丰满。“剪不断，理还乱”，既加固了思念的分量，也加重了友情
的效果。再如：

金石文章，天人经济；
神仙眷属，裙屐风流。

——贺景幼南顾明漪之婚
上联前分句为实写景顾二人文采并茂之美满婚姻，后分句为

虚拟，如“天作之合”般的珠联璧合；“经济”非当下所用之时语，而
指最佳之配搭。下联用直笔，既赞美“神仙”眷侣，也嬉写一对新
人之浪漫情怀——是一副“美”“艳”结合之贺联。邵大苏赠友、怀
友联居多，且情真意切，荡气回肠。如：

尊酒记论文，半榻茶烟初入梦；
名园成感旧，漫天风雨不关秋。

——致成子言
尊同“樽”，怀友、杯酒细论文，是旧派文人之嗜好，而“初入

梦”复写与友“论文”之余波。下联前分句记初逢之地点，后分句
抒思念挚友之真情，尤为“不关秋”中之否定句式，“漫天风雨”既
与悲“秋”无关，那必然与人间沧桑有涉。理性批判之感悟、俗世
艰窘之凄凉，跃然纸上。与科学（医学）结缘，与艺术（古琴）结缘，
与联语（楹对）结缘，成就了属于江左南通文人遗存的“民国范
儿”。作为联家的邵大苏正是如此，以他41岁的年轻生命诠释了
这一点。 （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带刚上小学的外
孙女去邻县参观一家小型民俗博物馆。
馆内展出当年通东一带沙地人家所用的
各种老式家具以及其他各种老物件，外孙
女格外新奇。突然，她在一只用芦苇编
织的小芦篮前面驻足不前，并仔细打量
起来，因为她不懂这是什么物件，也不
懂有什么用途。我走过去看了先也是一
愣，毕竟时隔数十年，一时记不清这是
何物，最后才好不容易想起来，这不是当
年沙地人家女人专用的“布头篮”吗？这
在四五十年前沙地人家中都能见到，于是
我就给外孙女详细讲起这个老物件的名
称与用途。

所谓布头篮，实际上与北方人家中
备有的“针线箩”属于同一类物件，都
是家庭主妇乃至大姑娘、小媳妇的必备
之物。但两者之间也有不少区别。比
如，在制作材料上，针线箩是用竹子破
成竹篾编制而成，讲究一点的用藤条编
制；而布头篮是把芦苇轧成芦篾后编织
而成。在形状上，针线箩呈圆扁形，小
巧、精美、玲珑；而布头篮则是方底圆
帮，像一只没有提把手的小竹篮，而且
比针线箩要大得多，做工也没有针线箩
那样精致与细巧；在其用途上，针线箩
是专门用来存放女人做针线活时用的缝
衣针、顶针、剪刀、线团、线板之类；
而布头篮内放的除了这些针头线脑外，
更多的还有从各种布料上裁剪下来边角
斜料，小的只有手掌大小，大的有两三
尺之多，当地沙地人称这类布为零头
布。另外，像量布的竹尺、扎鞋底的锥
子以及鞋楦、鞋拔子之类的物品一般也
都放在里面，所以布头篮存放的东西十
分繁杂。记得过去大人看见自家小孩衣
服口袋里乱七八糟、所塞的东西太多
时，就往往嗔怪着说他们的衣服口袋像
一只布头篮。

过去沙地人家的主妇何以要备上那
些有别于针线箩的布头篮呢？原因是她
们平时除了经常用针线缝制衣裤外，更
多的还要缝补衣物。由于过去人们生活
条件差，做上一套衣服后都是“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给
一家人缝补衣服成了很多家庭主妇空余
时间常做的一件活计。缝补衣服除了用
缝衣针、顶针、剪刀、棉线之类外，还
要用到各种颜色的布头布脑。再说为了
做针线时使用方便，人们就想到干脆用
芦苇篾去编一只布头篮，把这些所用到
的物件全装在里面。难怪过去常有人戏
称这布头篮就是女人们缝缝补补时所用
的“工具箱”与“配件箱”。记得我小时
候逢到请母亲帮我补穿破了的衣服时，
她就一边拿起破衣服仔细思考着该怎么
补才合适，一边让我去她房间里把布头
篮拿过来，接着她就从里面找出针线以
及合适的布片，并专心致志地缝补起
来，这就是当年我母亲做针线活时的

“标配”动作。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衣服裤子等穿

戴物件全部买现成的，很少有人愿意穿手
工缝制的老式衣裤。衣裤一旦穿旧了就
当场淘汰，穿破了也根本不会去补，所
以针线活早已从家庭主妇手中淡出，于
是布头篮也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即使
在通东启海一带的沙地人家，也很难再
见到布头篮的踪迹。至于有人家留下的
布头篮被当作“古董”，或作为老物件摆
放在民俗博物馆里，也是情理之中。


